〈佳節思親〉                  純純女生
吳明美

    小學六年，一直是男女分班，同一年級的教室大多在同一棟。男女同學天天見面，卻從來不打招呼，不交談，互不往來。我那一年級共有六班：四班男生與兩班女生。每一班約60名學生，一下課就在教室外面男女壁壘分明地玩得熱鬧滾滾。到了六年級，有些早熟的男生就開始暗中匹配女生。當他們看到被匹配的女生時，就大喊他們匹配的男生名字，如此蔚為風潮。首先被匹配喊名字的是我，至今仍不知他們是如何挑選匹配的。當時我因比其他同學們小一歲，且家庭與生活環境皆極單純而較晚熟，對此事毫無感覺，心如止水 ，起不了挑逗作用。有些較成熟的女生被匹配了，就耿耿於懷，找機會伶牙俐齒地潑婦罵街。事隔數十年，老同學相聚聊天，有人仍為當年錯點鴛鴦譜而懊惱不已，有人為當年自己喜歡的人沒被匹配上而念念不忘。雖然當時我對此事置若罔聞，但是男生們也不甘罷休，在水泥牆上和廁所內(當時是男女同廁)的牆壁上塗寫我與他的名字。我開始感到羞憤交加，卻是逆來順受地置之不理。那時我是公認的功課最好的學生，可能因此而引起他們挑逗的興趣。
初中一年級開始乘台糖小火車通學，上學與放學時車廂幾乎全是各校學生。不少職校高年級男生常常高聲談笑，講笑話以娛樂大眾。若能博得女生一笑，更是得意。當時我天真無知，聽到幽默的對話或笑話，也自然而然地隨眾人笑，可能因而令男生有所誤會。如此通學一個月後，家裡來了一封陌生男孩子的情書。看到父母讀後那嚴厲的眼光，雖然明知自己並無做錯事，卻也 「皮皮挫 」。當天晚餐後，父母單獨帶著我出外散步。首先他們盤問我有關此男生之事，確信我並非在外交了男朋友後，還諄諄善誘地教導我如何做一個嚴謹端莊的女孩子。當然是不可與任何男生交往；也不可與男生一起照相；更須切記終生絕對不可與有婦之夫有任何瓜葛等等。我細心地聽著，乖乖地將父母的訓話裝入腦袋。從此在車廂內，我嚴肅地武裝自己。聽到笑話時，我趕快咬緊牙根，只笑在肚裡。有時實在忍俊不禁，腹內翻騰得快撐破肚皮了！以後就如此道貌岸然地度過了六年的通學生涯。
六年女校的中學生涯在平靜中度過了，這正是父母所希求的。除了家裡的哥哥外，幾乎未曾與任何男生交談過，包括親戚與鄰居。三不五時來了陌生者愛慕的信，家裡有父母，學校有訓導主任或教官當擋劍盾，我被保護得好好的。當然，情書也輪不到我看。那年代，我與大部分女生都習慣並認為理所當然地過著這種「尼姑」生活。沒有機會被挑逗，當然情竇也未曾開過
上了男女合校的大學，父母的擔憂自不在話下。對我的耳提面命與叮嚀告誡，使我自然而然地繼續我的「尼姑」生涯，與男生築一道牆而將男生置於牆外。記得某晚八時許，班上同學在福利社開會，派一名男生到女生宿舍來通知我並護送我去開會，我回應：「請先走，我立刻就去！」

「天黑了，我們一起走吧！」

「我不能與你一起走，明天謠言會滿天飛！」

「啊呀！我是被派來保護妳的，我們不一起走，我如何交代？」他抗議著。

「好吧！你先走五十歩，然後我隨你後走！」

害得那位男生途中頻頻回頭察看我、保護我。每思及此，頗覺汗顏，當時不知笑掉多少人的大牙！

大學畢業後，我曾在中學任教。當時我家在校旁，同事或學生因公事或私事來找我都很方便。父母對來訪者都向我機警盤問，就連使君有婦的老同事(老媽說她怕 的是老不休！)和高大看似成熟的高中男生都不能成漏網之魚，惟恐我因「老幼」而失去心防。

隻身離台來美留學，孤苦伶仃過日子。 認識了同是來自台灣的男生阿帆 ， 他的關懷讓我拆掉了那一道牆，但仍與他約法三章：不得入我閨房、天黑不外遊、不遠遊外宿。他無法接受第二項，說 ：「妳並沒有違背妳的家規，這裡的晚上正是台灣的大白天！」他每次利用週末千里迢迢地開了十小時的車才見到我，見面時間極短，實在是為難他了。有一天，他要送我卡片，挑選了一張「妳是99%純潔的」並將99%改為100%，因為我與他談戀愛是那麼純純澀澀。我們婚前的唯一合照是兩人相距五呎站立著。

六十年代，像我這樣保守的女生，我相信是不乏其人。如今男女間大為開放，台灣也不例外。在衛星電視看台灣的娛樂秀，年輕男女間的對話常令我聽得目瞪口呆。反之，如果讓現代年輕女生來聽我過去的保守生活，我猜想她們會以為是天方夜譚，無法理解且難以置信的。這種“no privacy, no life”的日子怎麼過？
婚前，在交友方面，我受到很多限制，可說是毫無自由可言。但在另一方面，由於父母無微不至的教導與保護，在我的感情路上，未曾受過絲毫的傷害，不知「心碎」是何物？「心淌血」是何滋味？也許有人認為交友戀愛要有自由，有轟轟烈烈的歷練才能構成多采多姿而有意義的人生。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當時父母如此「過分」保護女兒，是好是壞？見仁見智。值此母親節，在此遙送我對雙親的感激與思念。

